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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草的药理作用及其机制研究进展①

蒋小洁②， 陈贻豪， 宋紫欣， 吕寒冰， 黄灯华， 范晓明③

（桂林医学院基础医学院，广西 桂林　 ５４１１９９）

摘要　 艾草是一种常见菊科蒿属草本植物，在传统医学上应用艾草的历史较为久远。 艾草中含有黄

酮类、挥发油、多糖、萜类、鞣质类、桉叶烷、微量元素等多种成分，中医认为其具有暖气血、温经脉等

攻效，常用来治疗虚寒性的子宫出血、月经不调、痛经等症状。 现代医学研究发现，艾草成分具有抗

炎、抗肿瘤、抗氧化、抗菌、抗病毒、调节免疫等多种药理作用。 本文对艾草的药理作用进行综述，以

期为艾草的研究与应用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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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艾草的概述

艾草在民间有多种称呼，又被称为北艾、冰台、

家艾、艾蒿、艾叶等。 在中医针灸中艾叶常被用于治

疗诸如骨关节炎、哮喘、胃肠紊乱和失眠等慢性疾

病［１］。 艾草作为传统中药，在医学上有着悠久的应

用历史。 传统中医认为“艾性温、味苦、无毒、有通十

二经、理气血、逐湿寒、暖子宫”等功效。 艾草在许多

著名古籍中都有很高的评价。 南朝梁陶弘景所著

《名医别录》记载：“艾叶味苦，无毒，主炙百病，可作

煎，利阴气，生肌肉，辟风寒，使人有子。”汉代张仲景

所著《金匮要略方论》记载：“妇人有漏下者，有半产

后因续下血都不绝者，有妊娠下血者，假令妊娠腹中

痛，为胞阻，胶艾汤主之。”明代李时珍所著《本草纲

目》记载：“艾，医家用灸百病，故曰灸草。” 《中国药

典》中也记载了艾叶的止血、止痒、镇痛作用。 它除

了具有广泛的食用和药用价值外，还被赋予了浓厚

的文化内涵，成为中国端午节的代表性元素之一。

现代药理学认为：艾草具有抗炎、抗氧化、抗肿瘤、抗

菌、抗病毒等多种作用，被广泛用于化妆品、医药和

香水产品的生产。 另外艾草还可以被制作成“艾叶

糯米饼”进行食用。 本文就艾草药理作用进行综述。

２　 艾草的药理作用

２．１　 抗炎作用

炎症是身体对外界刺激的防御反应，过度的炎

症反应会导致组织损伤。 过敏性皮炎是一种常见的

复发性皮肤炎症。 艾草提取物可以减少血清中干扰

素⁃γ（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ｏｎ⁃γ，ＩＦＮ⁃γ）、 白细胞介素⁃４（ｉｎｔｅｒｌｅｕｋｉｎ⁃４，

ＩＬ⁃４）、 白细胞介素⁃６（ ｉｎｔｅｒｌｅｕｋｉｎ⁃６，ＩＬ⁃６）和肿瘤坏

死因子⁃α（ ｔｕｍｏｒ ｎｅｃｒｏｓｉｓ ｆａｃｔｏｒ⁃α， ＴＮＦ⁃α）的含量，

抑制皮肤组织中 Ｌｃｋ ／ ｙｅｓ 相关的新型酪氨酸激酶

（Ｌｙｎ）、脾酪氨酸激酶（ｓｐｌｅｅｎ ｔｙｒｏｓｉｎｅ ｋｉｎａｓｅ， Ｓｙｋ）及

肌醇 磷 脂⁃３⁃激 酶 （ ｉｎｏｓｉｔｏｌ ｐｈｏｓｐｈｏｌｉｐｉｄ ３⁃ｋｉｎａｓｅ，

ＰＩ３Ｋ）、蛋白激酶 Ｂ（ＡＫＴ）、丝裂原活化蛋白激酶

（ｍｉｔｏｇｅｎ ａｃｔｉｖａｔｅｄ ｐｒｏｔｅｉｎ ｋｉｎａｓｅ， ＭＡＰＫ）和人核因

子 κＢ 抑制因子 α 的磷酸化，进而发挥抗过敏性皮肤

炎症功能［２］。 此外，艾叶可抑制细胞外信号调节激

酶（ｅｘｔｒａｃｅｌｌｕｌａｒ ｓｉｇｎａｌ⁃ｒｅｇｕｌａｔｅｄ ｋｉｎａｓｅ， ＥＲＫ）的磷酸

化和基质金属蛋白酶 （ Ｍａｔｒｉｘ ｍｅｔａｌｌｏｐｒｏｔｅｉｎａｓｅ⁃９，

ＭＭＰ⁃９）的表达，抑制呼吸道炎症 ［ ３］ 。 另外，艾

草精油通过下调 ＪＡＫ ／ ＳＴＡＴｓ 信号途径，清除活

性氧（ ｒｅａｃｔｉｖｅ ｏｘｙｇｅｎ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ＲＯＳ） ，减少一氧化

氮合酶（ ｎｉｔｒｉｃ ｏｘｉｄｅ ｓｙｎｔｈａｓｅ， ＮＯＳ）和环氧化酶⁃２

（ ｃｙｃｌｏｏｘｙｇｅｎａｓｅ⁃２，ＣＯＸ⁃２） 的表达，抑制促炎细胞

因子一氧化氮 （ ｎｉｔｒｉｃ ｏｘｉｄｅ， ＮＯ）、 前列腺素 Ｅ２

（Ｐｒｏｓｔａｇｌａｎｄｉｎ Ｅ２，ＰＧＥ２）、ＴＮＦ⁃α、ＩＬ⁃６ 等的产生，从

而减轻脂多糖（ ｌｉｐｏｌｙａｃｃｈａｒｉｄｅ， ＬＰＳ）诱导的小鼠单

核巨噬细胞 ＲＡＷ ２６４．７ 的炎症反应［４］。 此外，研究

表明，艾叶甲醇提取物抑制巨噬细胞 Ｊ７７４Ａ 中半胱

氨酸蛋白酶⁃１１（ｃａｓｐａｓｅ⁃１１）介导的非典型炎症小体

刺激的焦亡和 ＩＬ⁃１β、ＩＬ⁃１８ 的分泌。 同时，艾叶甲醇

提取物还能够提高 ＬＰＳ 诱导的小鼠致命脓毒症的生

存率［５］。 艾叶甲醇提取物抗炎机制如图 １ 所示。

·３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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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艾叶甲醇提取物的抗炎机制

２．２　 抗氧化作用

氧化是一种可以产生自由基的化学反应，过度

氧化可能损害生物体细胞的正常功能。 相关研究表

明，饲粮中添加艾草水提物能够提高肉仔鸡小肠抗

氧化指标，在氧化应激条件下，艾草水提物能够调节

大鼠体内超氧化物歧化酶 （ ｓｕｐｅｒｏｘｉｄｅ ｄｉｓｍｕｔａｓｅ，

ＳＯＤ）、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 ｇｌｕｔａｔｈｉｏｎｅ ｐｅｒｏｘｉｄａｓｅ，

ＧＰｘ）、谷胱甘肽还原酶（ｇｌｕｔａｔｈｉｏｎｅ ｒｅｄｕｃｔａｓｅ， ＧＲ）、

过氧化氢酶 （ ｃａｔａｌａｓｅ， ＣＡＴ）、乙醇脱氢酶 （ ａｌｃｏｈｏｌ

ｄｅｈｙｄｒｏｇｅｎａｓｅ， ＡＣｈＥ）等抗氧化物酶活性和抗氧化

分子谷胱甘肽（ ｇｌｕｔａｔｈｉｏｎｅ， ＧＳＨ）含量，发挥抗氧化

作用［６］。 此外，有研究结合化学计量方法分析南阳

地区采集艾草的抗氧化活性，并筛选了艾草抗氧化

标志物，其中 １２ 月采收的艾叶指纹图谱常见峰的峰

响应值和抗氧化活性均低于 ５ 月和 ８ 月采收的样

品，新鲜的艾叶明显优于枯萎的叶和茎。 艾草中抗

氧化标志物主要有绿原酸 Ａ、异绿原酸 Ｃ、６⁃甲氧基

木犀草素和绿原酸［７］。 另外，核因子 ＮＦ⁃Ｅ２ 相关因

子（ｎｕｃｌｅａｒ ｆａｃｔｏｒ ＮＦ⁃Ｅ２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ｆａｃｔｏｒ， Ｎｒｆ２）是细胞

内重要的转录因子，调控细胞内一系列氧化还原酶

活性，维持细胞内氧化还原稳态。 胞浆蛋白 Ｋｅｌｃｈ

样环氧氯丙烷相关蛋白⁃１（ｋｅｌｃｈ⁃ｌｉｋｅ ｅｐｉｃｈｌｏｒｏｈｙｄｒｉｎ⁃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ｐｒｏｔｅｉｎ⁃１，Ｋｅａｐ１）可与 Ｎｒｆ２ 蛋白 Ｎｅｈ２ 结

构域结合，负调控 Ｎｒｆ２ 转录活性［８］。 相关研究表

明，艾草精油活性成分桉油精可与 Ｋｅａｐ１ 结合，解偶

联 Ｎｒｆ２⁃Ｋｅａｐ１，激活 Ｎｒｆ２ 蛋白活性，进而激活血红素

氧合酶⁃１（ｈｅｍｅ ｏｘｙｇｅｎａｓｅ １，ＨＯ⁃１）、γ⁃谷氨酰半胱氨

酸合成酶 （ ｇａｍｍａ⁃ｇｌｕｔａｍｙｌｃｙｓｔｅｉｎｅ ｓｙｎｔｈｅｔａｓｅ， γ⁃

ＧＣＳ）、ＧＰｘ、ＳＯＤ 和 ＣＡＴ 等抗氧化酶活性，从而发挥

抗氧化作用［９］。 艾草精油抗氧化机制如图 ２ 所示。

·４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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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艾草精油抗氧化机制

　 　 最新研究表明，在人源皮肤角质 ＨａＣａＴ 细胞中，

艾草精油可通过抑制 ＮＦ⁃κＢ 信号通路和激活 Ｎｒｆ２ ／

ＨＯ⁃１ 信号通路，增加抗氧化酶（ＧＰＸ１、ＳＯＤ２）的表

达，减少活性氧的产生，进而发挥抗氧化作用，保护

皮肤免受损伤［１０］。

２．３　 抗癌作用

肿瘤发生主要原因之一是致瘤性蛋白激酶的过

度激活。 前期研究表明，艾草提取物泽兰黄素通过靶

向 Ｔ⁃ＬＡＫ 细胞来源的蛋白激酶（Ｔ⁃ＬＡＫ ｃｅｌｌ⁃ｄｅｒｉｖｅｄ

ｐｒｏｔｅｉｎ ｋｉｎａｓｅ， ＴＯＰＫ），可抑制食管癌细胞的增殖及

转移［１１］。 另有研究表明，艾草精油可抑制酪氨酸酶

活性信号通路，进而抑制黑色素瘤细胞 Ｂ１６Ｆ１０ 黑色

素合成过程。 因此，艾草精油可以作为黑色素生成

的抑制剂，也可以作为皮肤护理产品中的天然抗氧

化剂［１２］。 此外，肿瘤发生的另外一个原因是细胞周

期的失调。 前期研究表明， 异泽兰黄素可以抑制子

宫内膜癌细胞的增殖，使细胞滞留在 Ｇ２ ／ Ｍ 期［１３］。

此外，肿瘤细胞凋亡过程被抑制也是肿瘤发生的主

要原因之一。 最新研究表明，艾叶提取物显著降低

肺癌细胞活力，诱导肺癌细胞凋亡，并伴有线粒体膜

去极化和 ＲＯＳ 水平升高。 艾叶提取物诱导肺癌细

胞凋亡的信号通路是通过 ＰＩ３Ｋ ／ ＡＫＴ 和 ＭＡＰＫ 信号

通路来调控的［１４］。 另外，网络药理学研究表明，新

鲜艾叶中的活性成份可以用来治疗乳腺癌［１５］。 此

外，艾草精油通过 ＳＬＣ７Ａ１１ 调节 γ⁃谷氨酰循环和转

铁蛋白受体⁃１ 调节铁功能紊乱诱导铁凋亡，进而可

以预防或者治疗胰腺癌［１６］。 另外，艾草中成分棕矢

车菊素还可以用于预防和治疗宫颈癌，其可抑制人

乳头瘤病毒（ｈｕｍａｎ ｐａｐｉｌｌｏｍａ ｖｉｒｕｓ， ＨＰＶ）癌基因蛋

白 Ｅ６、Ｅ７ 与细胞肿瘤抑制蛋白 ｐ５３ 和 ｐＲｂ 的结合，

抑制 Ｅ６ 和 Ｅ７ 造成的肿瘤细胞凋亡抵抗现象，可用

作治疗与人乳头瘤病毒相关的宫颈癌潜在药物［１７］。

２．４　 增强免疫力

细菌感染、免疫接种等促使机体产生免疫应激。

免疫和调控 Ｔｏｌｌ 样受体（ｔｏｌｌ⁃ｌｉｋｅ ｒｅｃｅｐｔｏｒｓ， ＴＬＲｓ）介

导细胞免疫和炎症反应，在识别病原体和诱导炎症

介质的产生中发挥重要作用。 研究表明，艾草提取

物具有调节免疫和调控 ＴＬＲｓ 的特性［１８］。 此外，艾

叶提取物可减轻葡聚糖硫酸钠 （ ｓｏｄｉｕｍ ｄｅｘｔｒａｎ

ｓｕｌｆａｔｅ， ＤＳＳ）诱导的结肠炎小鼠模型的炎症，增强淋

巴组织的免疫调节［１９］。 另外，艾叶黄酮可作为一种

潜在的天然免疫调节剂，用于改善 ＬＰＳ 刺激下肉鸡

的生长性能和缓解免疫应激［２０］。 喂食艾叶及其提

取物可增加家禽血清中 ＩｇＧ 和 ＩｇＭ 含量，提高家禽

的免疫功能［２１］。 此外，艾草精油可通过调节 Ｂａｘ ／

Ｂｃｌ⁃２ＴＬＲ４ ／ ＭｙＤ８８ ／ ＮＦ⁃κＢ 信号通路对抗伴刀豆球蛋

白诱导的免疫性肝损伤［２２］。 调节 Ｂａｘ ／ Ｂｃｌ⁃２ 和

ＴＬＲ４ ／ ＭｙＤ８８ ／ ＮＦ⁃κＢ 通路治疗免疫性肝损伤如图 ３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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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调节 Ｂａｘ ／ Ｂｃｌ⁃２和 ＴＬＲ４ ／ ＭｙＤ８８ ／ ＮＦ⁃κＢ 通路治疗免疫性肝损伤

２．５　 抗菌抗病毒作用

艾草精油具有抗细菌和抗真菌的特性。 研究表

明，艾草精油中桉油精、α⁃松油醇、α⁃侧柏酮和 β⁃石
竹烯等对白葡萄球菌、大肠杆菌和金黄色葡萄球菌

均具有明显的抑制作用［２３］。 另有研究表明，艾草精

油中的成分 α⁃松油醇对仔猪感染产肠毒素大肠杆菌

的细胞壁和细胞膜具有破坏作用，可使细胞壁通透

性增加，细胞膜变薄，其具体作用机制可能是通过降

低半胱氨酸蛋白酶⁃３、水通道蛋白⁃４ 和 ｐ⁃ＮＦ⁃κＢ 蛋

白表达水平以及降低胰岛素受体（ ｉｎｓｕｌｉｎ ｒｅｃｅｐｔｏｒ，
ＩＮＳＲ）和磷酸烯醇丙酮酸羧激酶 １（ｐｈｏｓｐｈｏｅｎｏｌｐｙｒｕｖａｔｅ
ｃａｒｂｏｘｙｋｉｎａｓｅ １，ＰＣＫ１）基因表达水平来实现，推断

α⁃松油醇可作为抗仔猪产肠毒素大肠杆菌感染的替

代抗生素［２４］。 同时，α⁃松油醇还可抑制大肠杆菌蛋

白质和 ＤＮＡ 的合成，它对大肠杆菌的最小抑菌及最

小杀菌浓度均为 ０．７８ μｇ ／ ｍＬ，当 α⁃松油醇浓度在

２ 倍数最小抑菌浓度时，对内毒素分解率超过

５０% ［２５］ 。

除优越的抗菌性能外，艾叶也是抗病毒药物的

重要来源，可能是一种潜在的新型抗病毒药物。 最

新研究表明，艾叶乙醇提取物通过破坏病毒包膜抑

制单纯疱疹病毒（ ｈｅｒｐｅｓ ｓｉｍｐｌｅｘ ｖｉｒｕｓ⁃１，ＨＳＶ⁃１）感

染［２６］。 另有从河南汤阴采集的艾草中分离和提取

的粗提物具有明显的抗单纯疱疹病毒作用，具体机

制可能是覆盖了病毒与宿主细胞之间的糖蛋白结合

域，从而干扰病毒对细胞受体的黏附［２７］。 此外，艾
草精油能显著抑制体外乙肝病毒（ｈｅｐａｔｉｔｉｓ Ｂ ｖｉｒｕｓ，
ＨＢＶ）ＤＮＡ 的复制，特别是抑制 ＨＢＶ 抗原的分泌。
网络药理学探索发现 ，艾草精油抗 ＨＢＶ 的潜在机制

与肿瘤坏死因子、核因子 κＢ、鞘脂等与免疫应答相

关的信号通路有关［２８］。 此外，还有研究表明，艾叶

中主要黄酮类化合物还具有显著的减缓 ＣＯＶＩＤ⁃１９
恶化的能力［２９］。

２．６　 其他作用

通过燃烧干燥艾草的艾灸疗法，是我国著名的

传统医疗方式之一，除广泛用于百余种疾病预防和

治疗之外，还用于养生保健［３０］。 此外，艾草提取物

还可以减少神经递质乙酰胆碱的降解，缓解认知功

能减退［３１］。 艾草提取物还具有利胆和去除黄疸的

作用，其活性成分对羟基苯乙酮、香豆素二甲醚等可

增加小鼠胆汁流量，其中对羟基苯乙酮处理半个小

时内，胆汁分泌量增加 １６９%［３２］。 艾叶还可以被用

·６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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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治疗子宫内膜异位症，研究表明艾叶提取物多酚

类化合物可通过调节 ｐ３８ 和 ＮＦ⁃κＢ 代谢通路，诱导

子宫内膜细胞凋亡［３３］。 此外，艾草活性成份异泽兰

黄素可抑制破骨细胞分化及多核细胞肌动蛋白骨架

的重组，进而影响破骨细胞的分化和骨吸活性，防治

骨质疏松症［３４］。 另外，艾叶中的咖啡酰奎宁酸还具

有显著的降血糖作用［３５］。

３　 结语
艾草提取物具有多种药理作用，但艾草提取物

水溶解性一般较差，且口服后生物可利用性低，影响

到达病灶部位发挥治疗效果，对艾草活性成分进行

加工修饰，以提高其生物可利用度和治疗效果将是

未来研究的热点。 目前，艾草提取物提取费用依旧

较高，提取率相对低等现状限制其应用。 因此，开发

绿色、有效、低成本的提取方法对艾草提取物的应用

具有促进作用。 另外，将艾草精油与纳米材料相结

合，开发相关保健产品，也是有意义的研究方向。 总

之，对艾草药理作用的详细分析，有利于推进艾草的

临床应用及其相关产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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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ＨＵＡＮＧ Ｈ Ｃ， ＷＡＮＧ Ｈ Ｆ， ＹＩＨ Ｋ Ｈ， ｅｔ ａｌ． Ｄｕａｌ ｂｉｏａｃ⁃

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ｏｆ 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 ｏｉｌ ｅｘｔｒａｃｔｅｄ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ｌｅａｖｅｓ ｏｆ Ａｒｔｅｍｉｓ⁃

ｉａ ａｒｇｙｉ ａｓ ａｎ ａｎｔｉｍｅｌａｎｏｇｅｎｉｃ ｖｅｒｓｕｓ ａｎｔｉｏｘｉｄａｎｔ ａｇｅｎｔ ａｎｄ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ｂｙ ＧＣ ／ ＭＳ ［ Ｊ］． Ｉｎｔ Ｊ Ｍｏｌ

Ｓｃｉ， ２０１２，１３（１１）：１４６７９－１４６９７．

［１３］ ＣＨＯ Ｊ Ｈ， ＬＥＥ Ｊ Ｇ， ＹＡＮＧ Ｙ Ｉ， ｅｔ ａｌ． Ｅｕｐａｔｉｌｉｎ， ａ ｄｉｅｔａ⁃

ｒｙ ｆｌａｖｏｎｏｉｄ， ｉｎｄｕｃｅｓ Ｇ２ ／ Ｍ ｃｅｌｌ ｃｙｃｌｅ ａｒｒｅｓｔ ｉｎ ｈｕｍａｎ ｅｎ⁃

ｄｏｍｅｔｒｉａｌ ｃａｎｃｅｒ ｃｅｌｌｓ ［ Ｊ］． Ｆｏｏｄ Ｃｈｅｍ Ｔｏｘｉｃｏｌ， ２０１１，

４９（８）：１７３７－１７４４．

［１４］ ＳＵ Ｓ Ｈ， ＳＵＮＤＨＡＲ Ｎ， ＫＵＯ Ｗ Ｗ， ｅｔ ａｌ．Ａｒｔｅｍｉｓｉａ ａｒｇｙｉ

ｅｘｔｒａｃｔ ｉｎｄｕｃｅｓ ａｐｏｐｔｏｓｉｓ ｉｎ ｈｕｍａｎ ｇｅｍｃｉｔａｂｉｎｅ⁃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ｔ ｌｕｎｇ

ｃａｎｃｅｒ ｃｅｌｌｓ ｖｉａ ｔｈｅ ＰＩ３Ｋ／ ＭＡＰＫ ｓｉｇｎａｌｉｎｇ ｐａｔｈｗａｙ ［Ｊ］． Ｊ

Ｅｔｈｎｏｐｈａｒｍａｃｏｌ， ２０２２，２９９：１１５６５８．

［１５］ ＳＯＮＧ Ｙ， ＷＡＮＧ Ｊ Ｌ， ＷＡＮＧ Ｘ Ｌ， ｅｔ ａｌ． Ａｎａｌｙｚｉｎｇ ｔｈｅ

ｍｕｌｔｉ⁃ｔａｒｇｅｔ ｐｈａｒｍａ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ｏｆ ｆｏｌｉｕｍ Ａｒｔｅｍｉｓ⁃

ｉａ ａｒｇｙｉ ａｃｔｉｎｇ ｏｎ ｂｒｅａｓｔ ｃａｎｃｅｒ： ａ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ｐｈａｒｍａｃｏｌｏｇｙ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Ｊ］． Ａｎｎ Ｔｒａｎｓｌ Ｍｅｄ， ２０２２，１０（２４）：１３６８．

·７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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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 ＺＨＡＮＧ Ｎ， ＺＨＡＮＧ Ｊ Ｗ， ＣＵＩ Ｗ Ｑ， ｅｔ ａｌ． Ａｒｔｅｍｉｓｉａ ａｒｇｙｉ

Ｈ．Ｌéｖ． ＆ Ｖａｎｉｏｔ 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 ｏｉｌ ｉｎｄｕｃｅｓ ｆｅｒｒｏｐｔｏｓｉｓ ｉｎ ｐａｎｃｒｅ⁃

ａｔｉｃ ｃａｎｃｅｒ ｃｅｌｌｓ ｖｉａ ｕｐ⁃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ＦＲ１ ａｎｄ ｄｅｐｌｅｔｉｏｎ ｏｆ

γ⁃ｇｌｕｔａｍｙｌ ｃｙｃｌｅ［Ｊ］． Ｆｉｔｏｔｅｒａｐｉａ， ２０２３，１６８：１０５５２２．

［１７］ ＬＥＥ Ｈ Ｇ， ＹＵ Ｋ Ａ， ＯＨ Ｗ Ｋ， ｅｔ ａｌ． Ｉｎｈｉｂｉｔｏｒｙ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ｊａｃｅｏｓｉｄｉｎ ｉｓｏｌａｔｅｄ ｆｒｏｍ Ａｒｔｅｍｉｓｉａａｒｇｙｉ ｏｎ ｔｈ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Ｅ６ ａｎｄ Ｅ７ ｏｎｃｏｐｒｏｔｅｉｎｓ ｏｆ ＨＰＶ １６［ Ｊ］． Ｊ Ｅｔｈｎｏｐｈａｒｍａ⁃

ｃｏｌ， ２００５，９８（３）：３３９－３４３．

［１８］ ＷＯＪＴＫＯＷＩＡＫ⁃ＧＩＥＲＡ Ａ， ＤＥＲＤＡ Ｍ， ＫＯＳＩＫ⁃ＢＯＧＡＣ⁃

ＫＡ Ｄ， ｅｔ ａｌ． Ｔｈｅ ｍｏｄｕｌａｔｏｒｙ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Ａｒｔｅｍｉｓｉａ ａｎｎｕａ Ｌ．

ｏｎ ｔｏｌｌ⁃ｌｉｋｅ ｒｅｃｅｐｔｏｒ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ｉｎ Ａｃａｎｔｈａｍｏｅｂａ ｉｎｆｅｃｔｅｄ

ｍｏｕｓｅ ｌｕｎｇｓ［Ｊ］． Ｅｘｐ Ｐａｒａｓｉｔｏｌ， ２０１９，１９９：２４－２９．

［１９］ ＳＨＩＮ Ｊ Ｍ， ＳＯＮＹ Ｊ， ＨＡ Ｉ Ｊ， ｅｔ ａｌ． Ａｒｔｅｍｉｓｉａ ａｒｇｙｉ ｅｘｔｒａｃｔ

ａｌｌｅｖｉａｔｅｓ 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ａ ＤＳＳ⁃ｉｎｄｕｃｅｄ ｃｏｌｉｔｉｓ ｍｏｕｓｅ

ｍｏｄｅｌ ａｎｄ ｅｎｈａｎｃｅｓ ｉｍｍｕｎｏｍｏｄｕｌａｔｏｒｙ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ｉｎ ｌｙｍｐｈｏｉｄ

ｔｉｓｓｕｅｓ［Ｊ］． ＢＭＣ 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 Ｍｅｄ Ｔｈｅｒ， ２０２２，２２（１）：

６４．

［２０］ ＹＡＮＧ Ｓ， ＺＨＡＮＧ Ｊ， ＪＩＡＮＧ Ｙ， ｅｔ 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Ａｒｔｅｍｉｓｉａ

ａｒｇｙｉ ｆｌａｖｏｎｏｉｄｓ ｏｎ ｇｒｏｗｔｈ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ｉｍｍｕｎｅ ｆｕｎｃ⁃

ｔｉｏｎ ｉｎ ｂｒｏｉｌｅｒｓ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ｄ ｗｉｔｈ ｌｉｐｏｐｏｌｙｓａｃｃｈａｒｉｄｅ ［ Ｊ ］．

Ａｎｉｍ Ｂｉｏｓｃｉ， ２０２１，３４（７）：１１６９－１１８０．

［２１］ ＣＨＵ Ｇ Ｍ， ＳＯＮＧ Ｙ Ｍ．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ｄｉｅｔａｒｙ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ｗｏｒｍ⁃

ｗｏｏｄ（Ａｒｔｅｍｉｓｉａ ｍｏｎｔａｎａ Ｐａｍｐａｎ）ｏｎ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ｏｆ ｆａｔｔｅ⁃

ｎｉｎｇ ｐｉｇｓ ａｎｄ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ｈｅｍａｔ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ｉｍｍｕ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ｉｎ⁃

ｄｉｃｅｓ［Ｊ］． Ｌｉｖｅｓｔ Ｓｃｉ， ２０１２，１４７（１ ／ ２ ／ ３）：１８８－１９１．

［２２］ ＹＡＮＧ Ｗ Ｑ ， ＳＨＡＯ Ｆ， ＷＡＮＧ Ｊ Ｘ， ｅｔ ａｌ． Ｅｔｈｙｌ ａｃｅｔａｔｅ

ｅｘｔｒａｃｔ ｆｒｏｍ Ａｒｔｅｍｉｓｉａ ａｒｇｙｉ ｐｒｅｖｅｎｔｓ ｌｉｖｅｒ ｄａｍａｇｅ ｉｎ Ｃｏ⁃

ｎＡ⁃ｉｎｄｕｃｅｄ ｉｍｍｕ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ｌｉｖｅｒ ｉｎｊｕｒｙ ｍｉｃｅ ｖｉａ Ｂａｘ ／ Ｂｃｌ⁃２

ａｎｄ ＴＬＲ４ ／ ＭｙＤ８８ ／ ＮＦ⁃κＢ ｓｉｇｎａｌｉｎｇ ｐａｔｈｗａｙｓ ［ Ｊ］． Ｍｏｌｅ⁃

ｃｕｌｅｓ， ２０２２，２７（２２）：７８８３．

［２３］ 张萍， 魏佳佳， 杨永建， 等． 索氏法提取艾叶精油的化

学组成及其抑菌活性［ Ｊ］． 连云港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２０２２，３５（１）：１－５．

［２４］ ＷＵ Ｔ， ＺＨＡＮＧ Ｑ， ＸＵ Ｈ Ｗ， ｅｔ ａｌ．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ｖ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α⁃ｔｅｒｐｉｎｅｏｌ ａｎｄ Ｂａｃｉｌｌｕｓ ｃｏａｇｕｌａｎｓ ｏｎ ｉｎｔｅｓｔｉｎａｌ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ｗｅａｎｅｄ ｐｉｇｌｅｔｓ ｉｎｆｅｃ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ａ ｒｅｃｏｍｂｉｎａｎｔ Ｅｓｃｈｅｒｉｃｈｉａ ｃｏｌｉ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ｎｇ ｈｅａｔ⁃ｓｔａｂｌｅ ｅｎｔｅｒｏｔｏｘｉｎ ＳＴａ［ Ｊ］． Ｆｒｏｎｔ Ｖｅｔ Ｓｃｉ，

２０２３，１０：１１１８９５７．

［２５］ 石超峰， 殷中琼， 魏琴， 等． α⁃松油醇对大肠杆菌的抑

菌作用及其机理研究［Ｊ］． 畜牧兽医学报， ２０１３，４４（５）：

７９６－８０１．

［２６］ ＬＩＵ Ｐ， ＺＨＯＮＧ Ｌ Ｓ， ＸＩＡＯ Ｊ， ｅｔ ａｌ． Ｅｔｈａｎｏｌ ｅｘｔｒａｃｔ ｆｒｏｍ

Ａｒｔｅｍｉｓｉａ ａｒｇｙｉ ｌｅａｖｅｓ ｉｎｈｉｂｉｔｓ ＨＳＶ⁃１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 ｂｙ ｄｅｓｔｒｏ⁃

ｙｉｎｇ ｔｈｅ ｖｉｒａｌ ｅｎｖｅｌｏｐｅ［Ｊ］． Ｖｉｒｏｌ Ｊ， ２０２３，２０（１）：８．

［２７］ ＸＩＡＯ Ｊ， ＬＩＵ Ｐ， ＨＵ Ｙ Ｚ， ｅｔ ａｌ． Ａｎｔｉｖｉｒａｌ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ｏｆ Ａｒ⁃

ｔｅｍｉｓｉａ ｖｕｌｇａｒｉｓ Ｌ． ｅｘｔｒａｃｔ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ｈｅｒｐｅｓ ｓｉｍｐｌｅｘ ｖｉｒｕｓ［Ｊ］．

Ｃｈｉｎ Ｍｅｄ， ２０２３，１８（１）：２１．

［２８］ ＺＨＡＮＧ Ｚ Ｌ， ＦＵ Ｘ Ｑ， ＷＡＮＧ Ｙ Ｒ， ｅｔ ａｌ． Ｉｎ ｖｉｖｏ ａｎｔｉ⁃

ｈｅｐａｔｉｔｉｓ Ｂ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ｏｆ Ａｒｔｅｍｉｓｉａ ａｒｇｙｉ 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 ｏｉｌ⁃ｌｏａｄｅｄ

ｎａｎｏ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ｄ ｌｉｐｉｄ ｃａｒｒｉｅｒｓ．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ｉｔｓ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ｏｆ ａｃ⁃

ｔｉｏｎ ｂｙ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ｐｈａｒｍａｃ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 ｄｏｃｋｉｎｇ［ Ｊ］．

Ｐｈｙｔｏ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２０２３，１１６：１５４８４８．

［２９］ ＨＵＳＳＡＩＮ Ａ． Ａ ｐｈｙｌｏｇｅｎｅｔｉｃ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ａｎｔｉｖｉｒａｌ ｓｐｅ⁃

ｃｉ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ｇｅｎｕｓ Ａｒｔｅｍｉｓｉａ （ Ａｓｔｅｒａｃｅａｅ⁃Ａｎｔｈｅｍｉｄｅａｅ）：ａ

ｐｒｏｐｏｓａｌ ｏｆ ａｎｔｉ ＳＡＲＳ⁃ＣｏＶ⁃２ （ ＣＯＶＩＤ⁃１９ ） ｃａｎｄｉｄａｔｅ

ｔａｘａ［Ｊ］． Ｊ Ｈｅｒｂ Ｍｅｄ， ２０２２，３６：１００６０１．

［３０］ 刘丽， 许丽丽， 刘洪超，等． 艾草的产品开发与应

用［Ｊ］．药学研究， ２０２１，４０（１２）：８１２－８１５，８２０．

［３１］ ＫＡＮＧ Ｊ Ｙ，ＬＥＥ Ｄ Ｓ， ＰＡＲＫ Ｓ Ｋ， ｅｔ ａｌ．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ｒｔｅｍｉｓｉａ ａｒｇｙｉ Ｈ． ｆｅｒｍｅｎｔｅｄ ｂｙ Ｍｏｎａｓｃｕｓ ｐｕｒｐｕｒｅｕｓ

ｕｎｄｅｒ ＴＭＴ⁃ｉｎｄｕｃｅｄ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ｍｅｍｏｒｙ ｄｅｆｉｃｉｔｓ ｉｎ ＩＣＲ

ｍｉｃｅ［ Ｊ］． Ｅｖｉｄ Ｂａｓｅｄ 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 Ａｌｔｅｒｎａｔ Ｍｅｄ，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７：５８０９３７０．

［３２］ ＯＫＵＮＯ Ｉ， ＵＣＨＩＤＡ Ｋ， ＫＡＤＯＷＡＫＩ Ｍ， ｅｔ ａｌ． Ｃｈｏｌｅｒｅｔｉｃ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ａｒｔｅｍｉｓｉａ ｃａｐｉｌｌａｒｉｓ ｅｘｔｒａｃｔ ｉｎ ｒａｔｓ［Ｊ］． Ｊｐｎ Ｊ Ｐｈａｒ⁃

ｍａｃｏｌ， １９８１，３１（５）：８３５－８３８．

［３３］ ＫＩＭ Ｊ Ｈ， ＪＵＮＧ Ｓ Ｈ， ＹＡＮＧ Ｙ Ｉ， ｅｔ ａｌ．Ａｒｔｅｍｉｓｉａ ｌｅａｆ ｅｘ⁃

ｔｒａｃｔ ｉｎｄｕｃｅｓ ａｐｏｐｔｏｓｉｓ ｉｎ ｈｕｍａｎ ｅｎｄｏｍｅｔｒｉｏｔｉｃ ｃｅｌｌ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ｐ３８ ａｎｄ ＮＦκＢ ｐａｔｈｗａｙｓ［ Ｊ］． Ｊ

Ｅｔｈｎｏｐｈａｒｍａｃｏｌ， ２０１３，１４５（３）：７６７－７７５．

［３４］ ＫＩＭ Ｊ Ｙ， ＬＥＥ Ｍ Ｓ， ＢＡＥＫ Ｊ Ｍ， ｅｔ ａｌ． Ｍａｓｓｉｖｅ ｅｌｉ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ｕｌｔｉｎｕｃｌｅａｔｅｄ ｏｓｔｅｏｃｌａｓｔｓ ｂｙ ｅｕｐａｔｉｌｉｎ ｉｓ ｄｕｅ ｔｏ ｄｕａｌ 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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